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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

化巨擘，也是治国安邦的贤臣，天下士人

无不顶礼膜拜，千年仰视。为官之道，在

于体恤民情；为政之要，在于解民之困，

苏东坡真正做到了。今天，人们走进古

老的彭城时，就会想起苏东坡这个宋代

徐州“老市长”发现煤炭的功德，此非我

杜撰，有传颂千年之《石炭歌》为证。使

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东坡先生的梦想，

它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让人心里暖洋

洋的。而走进新时代的徐矿人，正在努

力将苏东坡的梦想变为现实。

翻开沉甸甸的历史，它告诉我们：

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四月，正

值42岁盛年的苏轼，一心想为民造

福。他由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徐州，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他率民抗洪、兴

建黄楼、劝农耕桑、祈雨抗旱、开采煤

炭……开展了一系列利民惠民的系统

工程，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领导才能。

在徐州期间，苏轼还创作了300多首诗

文，为古城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徐

州的变化令苏轼的得意门生词人秦观

羡慕不已，他曾云：“我独不愿万户侯，

惟愿一识苏徐州。”

据史书记载，苏轼上任不久，就遇

上了大麻烦。七月遇上暴雨连连的天

灾，河南濮阳黄河大堤决口，淹没四十

五个州县；八月洪水直逼徐州城下，“彭

门城下，水二丈八尺”，黄河的洪水高于

徐州城平地一丈多，徐州危在旦夕！苏

轼组织百姓奋力抗洪，水退城保，逃过

一劫。第二年春，遭大旱灾；冬又遇罕

见暴雪，天寒地冻，薪柴奇缺且贵，一床

被子连半捆湿柴都换不到。为御严寒，

百姓迎风冒雪，四处奔走，砍伐林木，致

使“千里禾麻一半空”，居民炊灶取暖遇

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具有使命感的苏

轼立即组织人力，四处寻找煤炭。经过

一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079年初于

徐州西南的白土镇，发现了储量可观、

品质优良的煤炭。古人称煤炭为石炭，

炭由木柴烧制而成，煤就是天然的黑

石。老百姓闻讯后奔走相告，欢欣鼓

舞。心念百姓的苏轼万分激动，认为此

乃天赐也，并乘兴写下了不朽诗篇《石

炭歌》：“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

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

敲门无处换。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

如磐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

腥风自吹散。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

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

流金见精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

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

长鲸为万段。”发现煤炭，

绵泽后世，利在千秋，苏轼

此举功德无量，他的功名被

历史记载，也被后人铭记。

我国煤炭开采已有几千

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发

现和使用煤炭的国家之一，

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战

国时期，煤已成为一种重要

产品，被称为石涅或涅石；魏

晋时期则称作石墨。到了唐

宋时期，始称煤为石炭；明朝

始称煤炭。苏轼《石炭 · 并

引》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

首咏煤炭的诗，也是最早记

载彭城采煤历史的文献。诗

前有一小引：“彭城旧无石

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

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

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

云。”白土镇也成为了徐州最

早发现和开采煤炭的地点，

徐州亦成为我国重要的煤炭

基地。今日徐州煤矿名扬海内外，上海

这个老工业基地在发展过程中，很大程

度上是依靠徐州的优质煤炭资源。如

果究其源头，我们今天的发展，还是建

立在苏轼奠定的基础上的呢！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

记载：“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

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徐州位于

“齐鲁间”，是森林资源遭到破坏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这与苏轼在诗中描写的

情景完全吻合，“湿薪半束抱衾裯，日

暮敲门无处换”“南山栗林渐可息”等诗

句，都说明了由于对林木长期过量砍

伐，北方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逐年下降。

我年轻时曾读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

写到当时齐鲁大地芳草遍地，盛产麻布

等。西汉以降，人口聚增，战事频繁，生

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民生凋敝。

苏轼在《石炭歌》诗篇中，写到了白

土镇地区开采利用煤炭的时间及地

点。白土镇，即为后来著名的白土寨煤

矿。明朝《寰宇通志》载：“石炭，白土镇

出，宋苏轼为守，日取以铁作兵，犀利胜

常。”徐州的煤炭质量上乘，适宜冶铁。

相对于木炭来说，木炭灰粉含量高、气

孔度很小、含硫磷等有害杂质多，不是

最理想的冶炼燃料。煤炭如苏轼诗所

言：“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

悍”，煤炭扔进泥里还烧得愈旺，好似黄

玉闪耀熔金流光。煤炭对宋朝国防军

备的影响巨大，“北山顽矿何劳锻”“为

君铸作百炼刀”，能锻铁，可铸刀。当时

北宋与辽、金、西夏对峙，保家卫国，使

命重大，故兵器需求较大。伟大的文臣

苏轼，时刻将国计民生放在心上，这是

多么可贵的家国情怀。

追随当年苏轼的脚印，我们在古城

徐州参观考察。仰望蓝天白云，俯视湖

面碧波，如今的徐州，已经发展成为干

净整洁的现代化城市。徐矿不仅提供

徐州市民用电，还将动力源源不断地输

入国家电网，输送到全国各地。那些现

代化的煤矿，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视野和

认知。在华美热电公司，我们看到的是

现代化的厂房和遍地的绿树鲜花，根本

无法与我们原本想象中的粉尘飞扬场

面挂起钩来。我挑剔地走到树边，想仔

细看看叶子上是否有粉尘，结果让我吃

惊，没有！这真是人世间的奇迹！除了

采煤发电外，公司还大量使用光伏新能

源发电，一排排太阳电池板错落有致地

放置在草坪的空地间，连景观桥上也贴

上了太阳能电池板，这样，夜间照明基

本无需其他设备了。这是大自然对人

类的赏赐，这一光伏新能源成果已远销

海内外，服务社会，造福民众。我想如

果苏老夫子见此情景，一定会情不自禁

地书写新的华章吧。

让人难忘的是，我们还有幸到张双

楼煤矿下井参观。随着轰隆隆的电梯

声，我们抵达了500米深的矿井，平生

第一回钻进地球的肚囊里，自然新奇不

已。眼前所见，感觉好像在上海的地铁

里。采矿已完全机械化了，所以无法直

接进入采矿地，就在视频上看到挖掘机

在运转。当职工回到地面时，每人都可

领到鸡蛋、蛋糕等食物，煤矿的福利待

遇是一流的。张双楼煤矿党委书记张

建华对我们说，要善待自己的职工，煤

矿就是他们的家。企业的发展，是让职

工的日子过得更好！

让职工的日子过得更好！正是当

年苏东坡的愿望。想当年，苏轼离任那

天，彭城父老，齐聚州衙，空巷相送，洗

盏呈酒，依依惜别。苏东坡挥笔写下的

《石炭歌》，也成为传世之作。心中装着

百姓，百姓才会拥戴。8年前，我应邀为

东坡赤壁题碑，在碑记中我写道：“在朝

廷为民众争利，处江湖替社稷分忧，乃

士大夫表率也。”苏东坡以民为本、视民

如子，他追求的梦想，成为徐矿人奋斗

的动力！聪明勤劳的徐矿人如能将苏

轼的《石炭歌》勒石刻碑，金石永年，意

义当非凡。让历史告诉未来 ，让世代

铭记苏东坡之功德。

苏东坡的梦想
钱汉东

听说潘安湖，就想这湖不知多少

好颜色。因为潘安可是千古第一的

花样美男，即使那位被称作赋圣写

《登徒子好色赋》的宋玉，也只能排在

他后面，都说“貌若潘安，冠如宋玉”，

宋玉是战国时人，要比西晋的潘安早

几百年呢。潘安到底有多美貌？成

语“掷果盈车”可为侧写。“潘岳妙有

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

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安仁

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女

孩子们手牵着手萦绕着他，连老妇都

为之着迷，用水果往潘安的乘驾里

丢，因而每次归来，总是瓜果满车。

当然正史上亦有多处记载潘安之美，

如《晋书 ·潘岳传》中说“岳，美姿仪”；

潘安是文学家，《文心雕龙》中也有对

他的描述，“潘岳，少有容止”。

潘安生活的时代无法留下影

像，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们只能

自己给他画像了。而现在潘安湖就

在眼前。

到达潘安湖游船码头时，初冬傍

晚的阳光映耀着湖水，宽阔的湖面闪

亮着金橘色，恰是摄影人喜欢的最佳

光影时刻。一行人登上画舫，向湖深

处慢溯。画舫过处，水鸟惊起，它们

扑棱棱扇起翅膀朝着夕阳的方向飞

去。落霞与孤鹜，秋水共长天，亘古

之美色再现。

但徐州贾汪区的这个被命名为

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地方，却不是

一直这般美丽的，景区开放至今，也

就十来年。在成为景区之前，此地曾

是煤矿塌陷区。埋在地底的煤被不

断开采挖掘，渐渐地地下空了，地面

陷下去。当煤矿不再存在，生活在这

里的人们没有了工作无所依凭也纷

纷迁移别处，这里成为一块弃地。想

象一下残垣破壁污水横流荒草萋萋

的场景，就像电影《后天》里所展现

的，人类离开了，土地也就不再以人

类所能理解的样子呈现。

徐州煤炭形成于六亿七千万年

前。据记载，其最早开采始于苏轼任

徐州知州时，那是北宋熙宁十年

（1077年），那年六月，黄河在曹村决

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

道，洪水围困徐州城，暴涨的洪水即

将冲毁城墙，危困之时，苏轼身先士

卒，带领守城官兵修筑长堤，头起戏

马台，尾连城墙，并在城墙上搭建小

茅屋住下，指挥民众守城护城，抗洪45

天终保徐州未被洪水所破。而洪水过

后的寒冬，短缺燃料，苏轼派人寻找石

炭（煤炭），终于在距徐州35公里的白

土镇发现了煤炭，他著名的《石炭》诗

就是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彭城旧无石

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

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

犀利胜常云。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

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

裯，日暮敲门无处换。岂料山中有遗

宝，磊落如磐万车炭。……”徐州自此

开启了采煤用煤的篇章。

从清朝光绪年间洋务运动初创

“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务总局”始，有了

近现代意义的煤矿，到进入新世纪的

现代矿业集团，专业开采挖掘又一百

余年，徐州煤炭资源出现枯竭，再加

国家去产能政策等因素，徐矿集团徐

州本部相继关闭十多座矿井……现

在，一部分关闭的矿井就沉睡在潘安

湖底……湿地公园建起来了，成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湖面浩瀚，一

碧万顷，秀色似天成，花卉植物，野生

动物与19座湿地岛屿共生相伴。

煤矿以后大概率将是工业遗存，

见到了由废弃煤矿改建的潘安湖，不

由对实际还在运营的煤矿好奇起

来。那黑咕隆咚的地下煤炭世界到

底是怎样的？在张双楼煤矿终于有

机会下矿井参观。换上煤矿工人的

全套行头，穿着高帮胶鞋、戴上安全

帽、矿灯，毛巾“围脖”、棉纱工作手

套……像一名真正的矿工那样登上

升降梯，倏忽从地面下到500米深的

坑道。500米有多深？心里换算起来，

金茂大厦420米，上海中心632米，那

么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高度，站在地

面向高处仰望，大厦高耸伟岸，而反

向往地下如此深度，却不动声色，只

有升降机的几声低吟，这才知道什么

是“低调”。坑道长长的，有轨道和曲

里拐弯的岔道，像地铁盾构隧道。隧

道里有机房，地下机房由机器人值

守，负责向地面的计算机“报告”。坑

道墙面雪白整洁，拱形顶上灯光粲

然，矿灯似乎显得多余。煤呢？答

曰，今天见不到啦，如要看到采煤得

再下500米，工作面在地下1000米

处。“煤矿”是这样的？完全打破了一

贯对煤矿的认知，以前影像里看到的

那些坑道，不管是木支架、料石、铁支

架、水泥或者锚杆支架，都是黑黢黢

的，黑，才是煤炭的颜色。从坑道上

来进入监控机房，采煤作业面的视频

布满大屏幕，工作人员只须操作电脑

即可。而控制室分门别类，在综合自

动化智能控制平台下，有排水系统、

电力系统、皮带系统、通风系统……

还有许多智能控制室，涵盖机电、地

质、运输、通防、选煤……采煤不见

煤，现代化的煤矿令人叹为观止。

潘安湖和张双楼煤矿，都因人的

治理而呈现出别样的面貌。潘安湖

边的马庄村紧靠着旅游区，因地制

宜，制作传统的香包。进入香包作

坊，薰衣草的香味沁人心脾，极度舒

适，看手艺人搓搓揉揉，飞针走线，颇

觉岁月静好，不知今夕何夕，似也可

以作千年的穿越。

潘安湖虽然不是潘安时代的湖，

而与潘安确乎也是有关系的。据传

说，那年潘安游历至山东，正巧好友

石崇在徐州驻镇下邳，于是潘安由山

东而往徐州访友，因而得以畅游徐州

山水。他尤其喜欢铜北（现在潘安

湖）一带的屯军寺和皇姑墓等名胜，

遂流连而筑一草庵临屯头湖而居。

居此期间，他发现村民为干旱所苦，

于是他助村民打了三口水井。饮水

思源，他的草庵得名“潘家庵”，屯头

湖更名潘安湖，村庄名为潘安村。

现在的潘安湖传扬的是另一个

与煤矿有关的美丽故事了。

对地球深处的敬意
程黧眉

徐州犹如一个多棱的钻石，越接

近，越发现它多角度的光泽。它有两汉

文化的瑰丽遗产，有著名的战争史，有

勤劳智慧的人民，有静谧优雅的云龙

湖，其实，它还有埋在地下深处的宝藏。

因为参加“中国作家走进徐矿”活

动，我来到徐州张双楼煤矿，到了地下

五百米深处。之前我问过一个荒唐的

问题：我恐高，不知道会不会“恐低”？

事实上是没有的，我想这是因为毕竟

人类是扎根大地的物种，越往下深入

土壤，人就越踏实，越接地气。

我相信任何一个没有接触过煤矿

的人，对于下井，都是好奇而兴奋的，

在我有限的阅历中，煤矿工人是粗犷

的，脸上黑黝黝的，双手布满老茧。很

多宣传画中都是他们头戴矿工帽手拿

工具在井下挖煤的经典形象，而这个

形象中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头

顶上的那盏矿灯。当自己有机会下井

去体验煤矿工人的真实生活，不亚于

一次奇特的旅行，更是一次迥异的生

命感受，所以格外期待。

我们按照规定换上纯棉的工作服

和棉马甲，我这才知道井下不能穿化纤

材质的衣服，专业就是专业，不能有一

点点含糊。当我们换上靴子、扎上腰

带、把毛巾围在脖子上、戴上防护头盔

的时候，尤其是把那盏矿灯插到头顶上

的卡扣时，顿时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

恍惚觉得自己是真正的矿工了，我不知

道其他人也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触，至

少，同行的张梅老师一定感同身受。

张梅老师从小在矿区长大，当她

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的理想就是当

矿井里面那个发灯的人——每天早

晨，她可以面对着一个个煤矿工人，把

矿灯逐一发到他们手上；下班时迎在

井口，从那一张张抹着煤灰的脸上寻

找一双真诚的眼睛。这个故事简单纯

洁，却令人动容，这不仅仅属于一个小

女孩的浪漫，更有一颗善良纯粹的心

对于煤矿工人的认同和热爱。

在矿区有关人员的引导下，我们

依次进入下井的电梯里，仿佛从演习

进入实战阶段，说说笑笑的人们突然

严肃起来，大家鸦雀无声，只有随行的

媒体在现场直播。所谓的电梯，并不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那样密闭的轿厢

式电梯，而是有透风间隙的铁质围栏，

旁边有抓手可以扶着，但是我相信那

些天天作业的矿工们是用不着这些矫

情的帮手的。随着电梯徐徐下降，我

的心里又升起了一股感动，给我们讲

解的有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我们的

煤矿工人每天到井下作业需要往返三

个小时，如果在井下工作八个小时，那

么每天花费的时间就是十一个小时。

尽管现在矿区已经比从前有了更多的

安全防护措施，但是相对于普通的大

众来说，矿工这个职业依然比普通人

的工作多了许多辛苦和风险。

在入井口处，一排排小柜子引起我

们的注意，原来那里面就是存放矿灯等

装备的地方。看见旁别有一个女职工

坐在那里，我们都不约而同看向了张梅

老师，这位女职工所坐的位置，不就是

她少女时代梦寐以求的地方吗？

在地下五百米深处，隧道一样的

半圆形矿道灯火通明，有运送货物的

轨道通向更深远的地方，途中不时有

抽水机抽水的声音传来，在一个宽敞

的地方还有一个大屏幕，上面展示着

各种信息。最耀眼的是有一排排现代

化仪器赫然立在中间，上面闪烁着各

种数据，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千万不能

触碰那些设备，正当我们疑惑谁来操

作这些设备时，前面的一个机器人吸

引了我们的眼球，是的，就是它，这个

家伙在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与机器

人并排而行，让我们感到时空穿越般

神奇，我猛然想起有关“徐矿”的历史：

一百多年前，在民族危难之际，徐矿人

秉承“内堪自立、外堪应变”的信念，开

启了矿业兴国的艰难征程，“徐矿”是

中国民族工业的启蒙，是中国煤炭工

业的重要源头，也是我国煤炭行业改

革创新的探路先锋。在创新发展的路

途中，经历过矿井关闭、矿工失岗等许

多困难，但是他们的宗旨是：决不让一

名职工下岗！把职工利益维护好，把

企业效益实现好，把社会责任履行好；

确保大局稳定，安全稳定，生产经营稳

定。他们克服了一道道难关走到现

在，如今在世界化科技发展的大潮中，

百年“徐矿”又走在了智能化的道路

上。今昔对比，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煤

炭行业的沿革、发展，更看到了我们的

实力与前景。

种种原因，我们没能进入地下一

千米，没有看见真正的煤矿工人作业

的地方，但是在大数据中心，我们在巨

幅大屏幕上看到了矿区所有的角度，

看到了我们想看的工作着的煤矿工

人。地下矿区，远远不是停留在我们

想象中的那样落后和传统，在现代化

智能化的道路上，当今我们的煤矿工

人已经是完全崭新的面貌，他们是新

型的煤矿工人。在出口处，我们意外

地吃到了给工人们准备的蛋糕，是我

们小时候吃的那种蛋糕，可以想象劳

累一天的工人们吃到嘴里该多么香

甜。矿区不仅有洗衣房、理发室、图书

阅览室，还有一个窗口，里面是给当天

过生日的职工订做的生日蛋糕。最让

人感慨的是，这里专门设立了一个心

理疏导室，陪同我们的女主任就是这

里的心理咨询专家，她受过专业训练，

针对矿工们的实际情况给许多人做过

心理辅导，她说有些年轻的矿工遇到

心结不能安心工作，就会主动找他们，

这样的全方位关照矿工的情绪，让我

们这些文化工作者充分感受到企业的

大局观和人性化的理念。

在主楼大厅，我看到了满满一面

墙的照片，这些照片组成一颗大大的

心的形状，上面写着一排红字：“红色

之家，平安之家，殷实之家”。照片上有

的一家三口，有的一家四口，甚至有三

代同堂的，他们笑意盈盈，合家欢乐，

让人感受到一个有爱的家庭就是一个

完美的后方，就像外面楼顶上矗立的

八个大字：“百年徐矿，业兴家旺”。一

个大型企业，明确把“家旺”提到目标

上并大张旗鼓喊出来的，称其为壮举

并不为过。家庭是一个人的重要港

湾，而人则是企业的主体，小家旺才能

大业兴，“业兴”和“家旺”，相辅相成。

我由衷地拍下了这面照片墙，我

仔细端详他们，那些照片上的人们，有

点遥远的他们，我想象着他们背后的

故事，那些不曾谋面的人们，他们在地

下一千米深处辛勤劳动着，我们的日

常生活与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

了人类的温暖，为了这世界有光，为了

孩子们的好生活，他们努力工作着，他

们才是最可爱的人。我拍下了这面墙

并保留下来，是我对地下一千米深处

最真诚的敬意。

在交还工作服的时候，我们都有

些恋恋不舍，尤其是把矿灯摘下来递

给那位女员工时，我看见身旁张梅老

师的目光，当年那个梦想着进入煤矿

工作、当一个“发灯的人”的那个少女，

她的眼神里依然闪烁着少年时代的憧

憬，和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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